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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夜后的海淀区普惠西街，往北走约
200米，灯光暗了下来，沿路的市井气息逐渐
消失。陈平突然收住脚步，朝着眼前的公寓
楼仰了一下头：“赌场就在上面，前面就有他
们的人。”

5月中旬，记者见到陈平时，他身上只剩
下196元。而两个月前，他曾身家百万，在赌
场的十来场牌局中，全部输给了庄家。他再
三叮嘱，身上千万不要带任何偷拍设备，接下
来将至少面对三道“防线”，“万一被发现，很
可能就出不来了”。

为了让赌客无法辨别具体位置，赌客必
须乘坐赌场安排的车辆，在地下车库绕行几
圈后，再通过车库电梯进入23楼的赌场。这

是第一道防线。
下车没多久，一名男子早已在车库电梯

间等候。这是第二道防线。跟着男子进入电
梯，四五十秒的时间里，记者和男子互相打
量，彼此一言不发。

上到23楼后，男子右转摁响一带摄像头的
门禁，过了十来秒门打开了。最后一道防线也
随之而来——一名一米八个头戴着耳麦的男
子，上下打量一番陈平和记者后，才允许进入。

进门后，先前的宁静一下被打破，二三十
人的喧哗声从房间内传出。暗黄的灯光下，
白色的烟雾弥漫整个房间，五六双眼睛几乎
同时盯着陈平和记者。陈平说，一般生脸“进
赌场，随时都可能被搜身”。

一万元码子是一张粉红色平板塑料
有人直接把房产证拍在桌上
一场牌局 庄家卷走上百万

北京警方调查暗藏公寓楼里的地下赌场
在摄像头和层层暗哨注视下，厚重的防盗门终于被拉开一条缝隙，燥热的空气裹挟着烟味、汗臭味扑面而来。逼仄的过道尽头，一道严实的屏风背后，五六米长的赌桌进入视

线⋯⋯
近日，新京报记者暗访了一个隐身于北京某高档公寓的赌场。有人一把牌甩出数万元，有人把房产证拍在桌子上。几个小时里，赌场控制者精细操纵和做局，扑克牌游戏变

成了一本万利的生意。赌场按照入股比例，给每个股东分成。通常，每个月百万元利润不成问题。
目前，北京警方已介入调查。

每个赌场都会有人专门放高
利贷，且总会在赌客输得焦头烂额
时及时出现。

5月21日，记者再次来到翠微
的局。当天下午5点左右，周旋手
上的筹码已经打空。他扭头对着
一名男子喊：“再给我拿三个。”周
旋借钱的男子就是“高利贷”，他们
像普通的玩家一样坐在赌桌旁观
局，但注意力不离输钱赌客。一旦
看见哪个赌客输得失去理智，就会
主动接近并提供短期借贷。

放贷者设下的借贷陷阱很有诱
惑力，利息每天千分之五。他们并
不是真的拿钱出来，而是从码房拿
筹码借给赌客。但赌客打算借来翻

本的资金，往往都会输光。他们再
借再输，等到停手时，才发现自己已
根本无法还本付息，名下房产自然
也就成了放贷人的囊中之物。

这么多的钱，这么重的利，拖
延赖账行不行？一名老赌客说，在
赌场千万不能动这心思，高利贷在
付筹码时，就已知晓借款人的一切
信息，往往会确认家庭住址、身份
信息后才会借筹码。

而提供赌客信息的赌场方，也
会从高利贷处收取一定额度的提
成。陈平透露，赌场引进高利贷，
是一种双赢的“合作方式”，赌场得
到提成之余，还能跟高利贷一方搞
好关系，让对方替其看场子。

陈平回忆，今年3月底的一场牌，赌场大
杀四方，整张桌子二十多个赌客没一个赢钱，
一场牌，公司一共“杀了”赌客一百多万，自己
也输掉近二十万。在输了所有积蓄后，他慢
慢看出赌场赢钱的端倪。

按照赌场规定，庄闲下注之间的差额，不
能超过3.5万，哪怕赌客押了庄10万，闲也不
能超过13.5万。也就是说公司每把牌的输赢
都在可控范围内，“这3.5万的差额，都经过精
心计算，说白了就是拿赌客的钱赔给赌客，赌
场再赢赌客的钱。”

同时，尽管赌场对赌客有诸多限制，但每炫
牌打完后，赌场都会拿出新牌。但陈平极度怀疑

牌是做了手脚的，因为赌场规定，每把下注后，荷
手才开始发牌，这当中荷手就有可能根据台面下
注情况，控制发牌顺序，从而决定庄闲胜负。

在码房，除了记账的中年女子，还有一个
专门管账的男子，他每天手里拿着六张卡，只
要有赌客需要把筹码兑换成现金，就会带着
赌客下楼去ATM机取款。而每次赌客用现
金兑换筹码，数万元以上的，便会立刻将现金
转移到地下车库的工作人员手中。

陈平心里清楚，哪怕赌桌上有近百万的
输赢，执法人员也不可能在现场查到那么多
的现金。码房没巨额现金、放贷的手上没有，
赌桌上的赌客更没有。

从地下车库到赌场内部，赌场的人至少在
十二三人。赌场内，有人专门在客厅巡视，俗
称看场子，也有人潜伏在赌桌上，充当“演员”。

晚上9点半，所有赌客陆续聚集在赌桌旁，
赌桌长六七米，宽不到两米。发牌的荷手旁，
有两个高挑的女子负责收发筹码。女子旁又
各有一名男子，负责“监台”。赌桌拥挤地坐着
十二三名赌客，其余十几人都站着下注。

陈平低声说，这些赌客都是老手，第一
把开牌，都不会轻易押注。“但赌客再有经
验，输赢都在赌场的掌控之下。”

三十多岁的周旋，头三把一直按兵不
动，第四把他掂量了下手中的筹码，有5个一
万、4个五千的码子。

荷手准备发牌，监台发话：“要下的赶紧
了！发牌之后就不许下！离手（赌博中选定要
买的牌面，就要把手拿开，不得更改）、离手了！”

最后一刻，周旋将两个粉红色的板子，
扔到赌台上。荷手迅速开牌：“公司庄，8

点。”
赌桌上几乎所有人都盯着周旋手上的两

张牌。周旋随手开了其中一张，A。这就意味
着另外一张牌，他至少得开出8，才能胜出。

他右手拿着牌刮了两下桌子，又吹了一
口气，“8”！周旋握着拳，砸了一下牌桌。这
把他赢了两万。

随后，一名四十岁的女子，从码房取出5
张粉红色的平板，坐在了周旋的斜对面。周
旋下注 5000 押闲，这名女子就押 5500 的
庄。周旋开出 6点，这名女子就开出一张 8，

“就是比你神！”
两个人杠上了。至此，周旋每把牌都要

比斜对家的女子押得多。牌局进行到一半
时，周旋手上的筹码只剩下了三万，与开局
相比，输去四万。

“一旦有赌客在场子赢钱，这个打对手
牌的女子就会恰到好处地出现，其实他们是
赌场安排的‘演员’也就是‘托儿’。”陈平说。

赌桌上，赌客红着眼，成千上万元地下
注。换成了筹码，钱就像道具，“麻木”的赌
客往往在输光后才想起这些筹码是真金白
银的人民币。

赌客刷卡、现金兑换筹码的专用房间，俗
称“码房”。赌客兑换筹码的过程，也有赌场人
员随时尾随监控。当晚，记者进入码房，看到
一名中年女子面前放着一张白纸，纸上写满了
人名、数字（筹码数量）以及日期、时间。谁来
了，换了多少码子，取走多少现金，多少打到卡
里，谁欠了账，一笔笔清清楚楚。

码房有规矩，赌客至少兑换五千元的码
子，一张绿色的平板塑料，上面印着5000字样，
一万元的码子则是一张粉红色的平板塑料。

这个赌场因为靠近翠微大厦，俗称“翠
微”。按照老赌客的说法，翠微的局因为在
市区内，“大注”比较多，庄家规定一把至少

押 500元。陈平曾经试过两场牌，输了 30多
万元。“听起来很多，但换成筹码，也就三十
个粉红色的板子。”

在北京，地下赌场一般以赌百家乐为
主。这是一款在澳门赌场非常流行的玩
法。庄闲（代表游戏的双方）各开两张牌，比
大小，赌客可根据自己的想法任意选择庄、
闲下注。

每天下午2点半和晚上9点半，“翠微”各有
一场牌，每场牌又分四炫（一炫可理解为一局
牌），一炫牌又有66口（一次胜负为一口），打完
四炫牌，无论输赢，都得等下一场。

在赌桌上，任何人不能拿出手机，随身
携带物品必须放在身后的架子上，赌场提供
免费的水果、饮料，但都不得带上赌桌。这
些规矩，仅仅是明着的规矩，那些暗处的规
矩才是赌场敛财秘笈。

历经三道防线的23楼

在赌场 钱就像道具在赌场 钱就像道具

引你入局的“演员”

十赌九赢的庄家

据悉，北京近期活跃的地下赌
场至少有三五个。

曾参股赌场的股东铁哥透露
了地下赌场的运作模式：一般每个
赌场都会有四五个股东，这些人每
人按比例出资（业内称组锅）。一
些人可能同时在好几个场子都有
股份。譬如翠微的局，几个股东就
凑了77万，作为公司的钱，每天码
房和赌桌都会对账。“一般来说，赌
场都是挣钱的。”

这当中每个局的工作人员都会
按天结算工钱，一般是300到500元，
其中荷手还会参与分红，每个月一般
能额外得到公司赢利的1%。除此之
外，每个赌客拉一个“大注”来赌场，
赌场会给予500到1000元的提成，俗
称“路费”，每来一次结算一次。

盈利一段时间后，公司就会拆
锅，按照入股比例，给每个股东分
成。通常，每个月百万元利润不成
问题。分成后，新的公司也会转移
阵地继续开。这时候又会有一些
新的股东进来，当然都是圈内的熟
人，也不乏“老赌客”。

为什么每天只有两场牌局？
“这样才能控制赌客，让他们总有
回本的念想，白天一场，晚上一场，
还避开路上拥堵时段，如果 24小
时开张，别说赌场忙不过来了，赌
客几天就玩腻了。”

5月22日一大早，陈平被两通
电话吵醒，都是老赌客催他还债。
这头电话还没撂下，就有人来敲门
了，只听有人在门外大吼：三天内
必须还钱，否则让你睡大街。

放贷者的圈套

地下赌场的公司化运营

据新京报

北京地下赌场内，十几名赌客正在押注。


